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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爱

履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林国辉

睡梦中传来了一股刺鼻的消毒

水的味道， 顾静撑开沉重的眼皮，

眼睛红彤彤的。 “这里是哪里？”

她用手扶了扶有些沉重的脑袋，

“我不是在医院救治病人吗？” 对

啊！ 这里是医院， 空气中还飘荡着

属于医院的专属的味道———那刺鼻

的消毒水的味道。

顾静，一个战士，一个战斗在最

前线的战士。忘了是何时开始，她就

开始与这该死的病毒作斗争， 事情

的原由也不甚清晰了。哦，对了，罪

魁祸首是一只蝙蝠。不，更恰当的来

说，是那个该死的人，为了贪图一时

的口腹之欲。唉，造孽哟！顾静在心

中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顾医生，您醒了。”顾静耳边突

然传来了一声惊呼。 原来是那进来

换药的护士看到顾静睁开了双眼，

不由得惊呼出声来。“嗯。”顾静撑着

身子往上移了移， 把后背靠在了墙

上。“外面， 情况还好吗？”“放心吧，

顾医生。 外面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控

制，院长说了，您现在的任务呀，就

是好好休息。 其他的事情有人做着

呢。” 小护士对她甜甜一笑， 又道:

“等把这疫情应对过去，顾医生有什

么打算吗？”

打算？ 当然有打算。 等到解决

完这次来势汹汹的疫情， 她就要回

家好好的休息几天， 带着女儿去游

乐场， 去看电影， 去吃美食。 她要

好好的陪着宝贝女儿， 什么都不

管， 只做一个合格的妈妈。 想到这

儿， 顾静的嘴角也微微的向上勾

起。 也不知道那个丫头怎么样了，

能不能好好的照顾自己。

顾静当然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不然她也不会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

“抛弃” 自己的女儿来到这生死未

卜的前线来。 但她却不是一个合格

的母亲， 别人家的丫头都在家里和

父母一起纵享天伦之乐， 自己家的

丫头却只能通过电话来表达思念。

唉， 这对她着实有些不公平了。 只

能回去以后多陪陪她了。

“顾医生， 顾医生？ 您怎么

了？” 看着在眼前晃来晃去的小手，

顾静回过神儿来， 自己刚刚竟然走

神了， 把这小护士给忘了。 “没事

儿， 刚刚想到我的小女儿了。” 顾

静微微一笑。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顾

静对小护士歉然的说道。 待听到电

话里的人说了些什么， 顾静脸色突

变。她拔掉手上的输液管，随手拿起

病床上的白大褂， 匆匆披上就向外

走。“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病人的

病情怎么会突然恶化？”顾静来到监

护室对医组人员焦急问到。“不知道

啊，静姐。刚刚还好好的，突然就咳

嗽得不停。” 旁边一个青年医生答

到。他是实习生，也是为了控制疫情

而自愿来到前线。“把病人推过来，

我给他检查一下。”说完顾静就走到

仪器前。“好的，静姐。静姐，静姐，口

罩。你还没带口罩呢。”青年医生焦

急的喊到。 “来不及了， 先查明原

因， 病人们等不得。”

……

一周后。

“静姐， 这是检查结果。” 那

个青年医生面露难色。 “放下吧，

我知道了。” 顾静没有打开文件。

她走到窗边， 打开窗子， 望着天上

的云朵。 多么像丫头那可爱的小脸

蛋。 可是..妈妈回不去了， 妈妈再

也不能照顾你了。

是的， 检查的结果就是顾静也

感染了疫病。 作为奋战在一线的战

士， 她比任何人都了解发病的状

态， 也比任何人都了解疫病的可

怕。 她不能回去， 为了女儿， 她必

须要隔离自己。

……

十五天后！

她躺在病床上， 透过窗子看外

边天空云卷云舒。 她安静的闭上了

双眼， 回忆中一幕幕都是女儿可爱

的小脸。

她终是失约了。

白衣英雄

履19国际旅游本科一班

庄玉雪

不要害怕

你只是做了噩梦

没事了一切都有我

全世界的风

我来为你承受

幸福不多

手里的时间不够

所以我拼了命的跟命运去抢夺

你的每分钟

相信我

我负责赴汤蹈火

答应我

你负责快乐生活

我可以伤痕累累

你不可以生老病痛

我没想过要谁来歌颂

做一个平凡的白衣英雄

扛起了天空不放手

这一生流汗不流泪

只要我能保护好你

什么都足够

做一个平凡的白衣英雄

握紧拳头去战斗

想要争的不是天下

是我背后你一个安心的笑容

短歌行

———战新冠病毒

履19国际旅游本科一班

庄玉雪

新冠肺炎，疫乱神州，歼毒

灭疫，斗志昂扬。

中华儿女，同舟共济，凝心

聚力，无畏自强。

武汉同胞，以身许国，勇于

担当，立保四方。

白衣披挂，临危而任，奋不

顾身，保民安康。

三山镇毒，分秒必争，共克

难关，百世流芳。

各国各界，通力合作，不远

万里，情义飘香。

万心抗疫，众志成城，披荆

斩棘，破坚催刚。

门缝里的光

履 19国际旅游本科一班

庄玉雪

这是一个寂静无比的深夜。一

段清晰的记忆涌现出来： 阴冷潮湿

的楼道中传来窸窸窣窣的脚步声，

小森一个人独自在家， 用冰冷刺骨

的矿泉水下着为数不多的奶香味早

餐饼干， 每一口吞咽都伴随着肠胃

痉挛般的抽搐， 遇水膨胀的小麦粉

撑得小森的肚子特别不舒服。

紧随而来的另一个记忆， 是作

为志愿者的李梅， 身穿包裹严密的

防护服走进小森爷爷的卧室。 小森

从没有见过那样的衣服， 只在电视

上看见过宇航员叔叔穿过那样包裹

紧密的工作服。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

察，小森被工作人员领出了房间，在

那转身的一霎那， 小森看到李梅的

脸色无比惨白， 一种不可名状的恐

惧在小森心底蔓延开来。

“床上那个老头，死了有一段时

间了。” 屋子里的隔音效果不算好，

李梅哆哆嗦嗦的声线仍然一字一句

的传了出来。小森注意到，爷爷被抬

出来时双眼紧闭， 一副舒适安详的

神态，就像睡着了一样。

一股强烈的恐惧感瞬间涌上心

头。“不会的，不会的！我爷爷不会死

的！”从床上挣扎而起，小森再次意

识到这只是个噩梦。 这已经是小森

不止一次梦到同样的场景了。 自那

件事情发生后， 他是如此地害怕黑

夜。躺在泼墨般的黑暗中，四周的寂

静使他的恐惧无限扩张， 黑暗中仿

佛有一双宽大的有力手掌使劲要把

他拉进黑暗中， 苦苦地挣扎除了让

自己更加清醒外没有任何作用。爷

爷突然死去的现实， 对于六岁的他

来说心里或多或少都会留下难以磨

灭的阴影， 饼干和着凉水下咽的感

受， 仍然在他的喉头留下凉飕飕的

真实感觉。一次次黑夜的惊醒，最后

也只是把他弄得疲惫不堪， 无可奈

何的再次掉入宁静的睡意之中。

当他在第二天清晨醒来时，发

现一切都还是原样， 世界并没有因

此改变。 金色的阳光映着窗帘淡淡

的碎花纹路透过窗台， 淅淅沥沥地

洒向虚掩的门缝， 门缝里透出刺眼

的光。生活还是如此美好，打开卧室

的门，客厅里装满了阳光，阳光中透

着生活的味道， 只是有什么在小森

心中堵着，久久不散……

照顾他的是当初进社区采访调

查的志愿者李梅， 每天早上醒来

都能感受到到温柔的李梅阿姨无

微不至的关照， 就像小森的第二

个母亲。 李梅也是小森爷爷的死

时现场目击者之一， 作为孩子失去

双亲后的第一亲历人， 她不忍心将

孩子一个人丢下， 况且孩子的父母

在湖北武汉打工， 疫情封城后一时

间得不到照顾， 无奈之下只能先寄

养在她家。

社区每天都会轮流进行网格化

检查， 一旦有人出现生命体征不稳

定的情况，立刻就会被人发现，可为

何小森爷爷在连续死亡几日才被发

现呢？而小森爷爷的尸体早已僵硬，

家里的凌乱不堪也的确是有些时日

了，废弃的方便面袋、饼干屑和一股

潮湿的腐臭气息， 想必一个六岁小

男孩说的话不会有假。还有，小森的

父母到底去哪里了呢？ 为何会留下

一个原本就多病， 且生命体征不太

稳定的爷爷陪伴小森在家呢？

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小森

的爷爷不是死于新冠肺炎传染，而

是由于常年劳作积累的心脑血管疾

病，突发脑溢血导致的治疗不及时。

知道情况后， 李梅阿姨又前前后后

回想了一遍当初的情景： 家里的物

品虽有些凌乱但基本整洁， 小森家

里的口罩贮备也基本充裕， 爷爷每

天早上出去买菜回来后也都经过全

身的消毒检查， 被病毒感染的可能

性的确不大。 可是爷爷刚搬到城里

照顾小森， 这一切怎会发生得如此

突然呢？趁外边阳光明媚，李梅决定

下楼去转转， 顺便回小森原来的住

处了解一下情况。

小区广场里散步的婆婆爷爷

很多， 七嘴八舌的什么事情都谈，

不过多数话题也还是有关于小森

爷爷在家离奇死亡的事情。 毕竟，

小区里发生这样的事，大家心里都

有些发怵。

“那个老大爷前几天的精神状

况挺好的呀， 每周买完菜还能和我

们唠唠家常， 看不出有任何的预兆

啊，这孩子真是太可怜了。”

“是呀是呀，你们说，他不会是

吃错了什么药吧？”

“怎么会，我看平时他好像也没

什么病状啊， 而且老年人这个心脑

血管疾病啊，那是说来就来，可是一

点征兆都没有的呢！”

“那我就纳闷了，这老头平时都好

好的，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病了呢？”

听了听老人们的唠嗑， 李梅还

是没有什么头绪， 不过倒也说出了

她心中的疑惑。回到家，李梅阿姨还

是一如既往的给小森做饭。可是，小

森在听闻爷爷脑溢血死亡的消息后

突然变得情绪异常， 眼神黯淡的望

着地板，一句话也不说。这和他往日

活泼乱跳、 懂事乖巧的形象形成巨

大的反差。

“怎么了小森，是在学校里有什

么不开心的事吗？”李梅阿姨关切的

上前询问。

小森突然抬起头来， 眼睛直勾

勾地望向李梅， 着实把她吓了一大

跳。镇定下来后，李梅从小森褐色瞳

孔的深处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那是和他年龄极不相称的情绪，一

种极端的胆怯爬满小森心头。

“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

凝视着你。”不知为何，李梅的脑海

里突然蹦出了这样一句话。紧接着，

小森嘴里吞吞吐吐冒出的话更加让

李梅感到吃惊。

“李阿姨，你说会不会是我害死

了我爷爷啊？”

“怎么会呢，小森你可别太自责

了， 心脑血管疾病本来就是不可预

测的， 这种事可不能随便怪自己。”

李梅这样说着，心里却很没底。她也

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可就是

说不出原因的感觉。

“可是李梅阿姨，我在给爷爷准

备用药时， 看到药盒子上有说明这

个药对当时的新冠病毒肺炎等流行

性疾病有一定的疗效。我本想着，如

果这个药能有效防止爷爷感染，那

么他每天就可以不用带口罩出门

了，或许他出去买菜就更加安全吧？

可是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果然， 李梅意识到事情并没有

那么简单， 可现在也不是刺激小孩

子的时候。“你别想太多了， 还是再

等等医院的情况吧。”

一段时间后，医院又给出了另

外的答案：小森爷爷系服用疾病类

药品过度，使得用药人神经兴奋过

度导致各器官功能衰竭引发死亡。

事情的结果终于水落石出了，小森

终究要承受失去亲人的长久心理

折磨。 梦里想念爷爷， 却总是噩梦

重现当时的场景， 这令小森忍受着

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折磨， 以致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不得不借助服

用安眠药来让自己冷静下来， 可每

天的清晨醒来仍会反复如鲠在喉的

压抑。

一天凌晨， 皎洁的月光洒向银

白色的湖面，小森在此伫立，望向璀

璨的星空， 爷爷的脸不时还会浮现

出来。经过岁月的洗礼，曾经的梦境

仿佛已经淡去，细节也已交付时间。

可就在这一晚， 他踏上了寻找在外

打工父母的路途， 希望能向他们承

认压抑在心中的无限痛苦。

视线回到了一望无际的田埂，

破旧的小木屋下是小森和爷爷童年

所有的美好回忆，虽已经物是人非，

但以往消逝的童年记忆又在小森心

中浮现出来。 小森的父母在工地上

打工， 平时也住在偏僻的乡间低矮

平房内， 小森和父亲的相见被安排

在一个破旧的小木屋里。

深吸一口气， 小森将事情的原

委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爸爸，爷

爷是我害死的。 我在那天希望爷爷

能不被新冠病毒感染， 就让他服用

了太多药物。”

父亲平静的说着， 脸上没有一

丝责备：“孩子，你可别太自责了，咱

们家本来是就是农民世家出身，家

里也没有太多钱供爷爷治病。 在你

爷爷检查出血压不稳，心律不齐时，

我们也想方设法找到最好的医疗条

件帮他治疗， 可这毕竟是长期性的

疾病， 所需的费用高昂不是我们一

般家庭所能承但得起的。 这个药也

是在正版药吃完后， 我们迫不得已

托朋友关系从国外进口了药效类似

的盗版药，听他们说药效一样，就是

副作用大。所以孩子，希望你不要再

为这件事所困，好好学习，赚钱过好

自己的生活吧。”

说罢， 父亲无奈的神情没有直

视他，转而望向木门。随着父亲的指

引，小森的眼眸也不自觉转向门口。

那是一道温和的光， 透过门缝照进

屋内， 和那一晚小森醒来看到的一

缕缕阳光类似，充满生活的希望。小

森心中有一种冲动， 希望推开门看

看外面那斑驳田埂上一簇簇无名的

向阳之花。

推开门， 屋外的阳光灿烂而又

热烈， 刺得他睁不开眼。 朦朦胧胧

中， 他仿佛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带

着一个孩子在阳光下肆意奔跑。远

远的，那个身影在向他挥手，情不自

禁，他跑向那个模糊的身影……


